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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夏季，流金砾石。我们穿行在广
福大地，登广福寨，观摩崖男观音，过黄家
大院，游唐在刚故居，赏千亩茶山……毓
秀广福把大家带进一个如诗如画的美妙
境界。

秀美的自然风光，传奇的英雄人物，
让大家眼也亮了，心也活了。大家直慨
叹此行不虚。然而，引领采风的镇文化站
蒋安华与唐一文，却一再宣称，广福山水
甲开江，黑天池山水甲广福，要领略广福
的美景，黑天池不能不去。

想起刚到广福说起黑天池时，素有广
福活字典的蒋安华绘声绘色地描述，说唐
朝时那位蔡姓道人如何法力无边在上面
呼风唤雨；说元朝时庙里修行的弟子因忘
了师傅的吩咐，误吃庙里的笋子，那实际
上是水龙的角；说大黄狗如何衔着饭瓢逃
跑救了大师兄的命；说突然一场乌风暴雨
地动山摇（1303 年元朝洪洞八级大地
震），庙宇如何在一瞬间沉落变成漆黑的
水池。那传奇的黑天池，神秘的黑天池，
脚踏三县的黑天池，一时让大家梦牵魂
绕，心驰神往。

走，上黑天池去！
清晨6点刚过，大家在广福街道随便

敷衍了一下肚子，便坐上摩托沿兰草沟方
向进发。

新修的水泥路，时而左拐时而右弯，
时而平坦如大道，时而陡峭如绝壁。我们
坐在车上，心里惶惶然，提醒司机开慢点，
司机笑笑并不减速。我们不得不紧紧靠
着司机的后背，拽住他衣襟，任他风驰电
掣。路旁苍翠的青松，碧绿的庄稼，便在
眼前一晃而过，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沁
人心脾。

一行人赶到兰草沟脚下，抬头仰望，
只见莽莽苍苍，岚气氤氲，让人陡生敬
畏。猛然间，见蒋安华老师手里提着一把
长长的砍刀，大家疑惧顿生，难道通往黑
天池的山路布满荆棘，要探险者们开山劈
路？一时间又有些惴惴然。

就这样，大家打量着，猜想着，准备沿
山路往上爬。一个五大三粗的中年汉子
敞胸露怀地跑来了，原来他是向导——兰
草沟村村长。听说大家要到黑天池采风，
他早饭也顾不上吃便匆忙赶来了。

一行人在向导带领下，沿沟谷向山上
挺进。山路弯弯曲曲，犹似一条羊肠。路
边丛生的灌木，蓬勃的野草，绚烂的山花，
把山路挤压着，掩映着，一些地方便成了
蚯蚓，若隐若现间，还可以看到一丝细
线。大家踩着顽石，踏着青草，迈着缓缓
的步子。一路谈笑，一路欢歌。树木是那
样苍翠，仿佛丹青高手挥毫泼墨；空气是
那样润泽，透着丝丝香甜；山泉是那样欢
快，一路叮叮咚咚。远处，那一扇连一扇
的石门群，时隐时现；那一尊连一尊的崖
上观音，时明时暗；那一峰连一峰的山峦，
时起时伏。此情此景，让人心醉神迷，同
行的武礼建老师，就像一个孩童忍不住大

声叫起来，“妈呀，太美了！”
据向导介绍，兰草沟不仅风景如画，

而且是一块宝地。早年间，山涧沟壑遍长
野生兰草，一到兰草采摘的三月，坎上坎
下，山谷深涧，到处是欢声笑语，人数最多
时竟达500之众。毁灭性的采摘，让兰草
如今所剩寥寥，只有峭壁悬崖上还依稀可
见。想那生于幽谷，长于深涧的野草，也
难逃如此厄运，我们深感惋惜。

说着笑着已到半山腰，只见逢松松的
茨竹挺立在山路两边，密密麻麻，把山路
封得严严实实，绵延数百米，形成一道天
然幽深的长廊。大家钻进长廊，只觉得暗
气沉沉，冷气陡然裹袭全身，润浸浸、凉悠
悠，仿佛突然间来到了空调房。我们穿行
在长廊，脚下是厚厚的茨竹叶，踩上去，软
绵绵，间或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直把整
个山林衬托得越发幽静。此时，草丛里昆
虫的唧唧，山林里小鸟的啾啾，小溪里山
泉的淙淙，听起来有如天籁。

走出长廊，脚下是更浓更密的野草。
想起向导说的，从前一挖煤的老人竟将蟒
蛇当“木棒”，坐在上面歇息时，将赤红的
烟灰磕在“木棒”上，那“木棒”猛地向前一
窜，老人才发现，竟然是一条硕大的蟒
蛇。大家不觉惶惶然，生怕草丛中突然间
窜出一条长虫，于是，迈出的脚步缓了，步
子也轻了。

我们终于登上了山顶，只见一池绿
水，荡漾开来，泛起鱼鳞似的波纹。大家
满以为就是黑天池。向导却说，这不过是
人工修建用来养鱼的池塘，要看黑天池还
得继续往里走。大家驻足观察了一会儿，
随了向导沿池塘的边沿急不可待地往里
走。

近了，近了，我们终于站在了黑天池
的堤坝上。那是一幅怎样美妙的图画，一
池碧水盈盈满满，似少女柔嫩的肌肤，晶
莹剔透。它软软地趴那里，慵懒得犹若晚
起梳妆的少妇。微风过处，那碧水荡漾
着，荡漾着，泛起一丝丝波纹，在金色的阳
光下，宛如一尾尾细小的“银鱼”，立着身
子在水面上翻滚，远去了，消逝了。而后，
那些“银鱼”不知什么时候又很快溜了回
来，依旧重复着先前的动作，只是翻滚得
更欢快，更洒脱，几乎是一晃就消逝了。
而不远处那些倒映在池里的一棵棵青松，
一丛丛灌木，便被那些波纹摇曳着，切割
着，碾压着，似乎听得见枝枝桠桠发出轻
微的吱嘎声。

大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就那么
静静地伫立在堤坝上，凝望着，注视着。

远处，澄碧的池水勾连着四周秀美的
峰峦，峰峦起伏的腰身托着蓝天白云，而
蓝天白云又将它们的倩影投射在水中。
这样，水连着山，山连着天，天映着水，水
天一色中，让我们如梦如幻，如醉如痴。
恍兮惚兮中，就像来到了桂林漓江。不，
这里的水比漓江更绿，这里的山比桂林更
秀，这里的天比草原更蓝。它让人想起白

居易的“水心如镜面，千里无纤毫”；想起
王安石的“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想
起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我们欣赏着，徘徊着。蒋安华老师哪
里舍得丢下这些美景，他举起相机，咔嚓
——咔嚓抢拍起来。受此影响，我们跟着
欢呼雀跃，寻找最佳点，或站或立，或躺或
卧，摆放各种姿势，沉寂的天池一时热闹
起来。池里的冷水鱼们似乎感受到了这
份热烈，也三五成群地钻出来，晃动着黑
乎乎的脑袋，瞟我们一眼，身子一弯，尾巴
一摆，又钻进了水中，而后又不知从什么
地方钻出来。

这调皮的精灵，触动了向导的某根神
经，他眉飞色舞地说起，这池里不仅鱼多，
还出过个水怪。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他和本村十多个年轻后生半夜三更扛着
柴捆，打着手电，从天池边路过，猛然间，
不远处水里冒出一股近两丈高的水柱，哗
啦啦直响，十几根电筒齐刷刷地射过去，
那水柱明晃晃，亮晶晶，直刺人眼，惊得他
们扔了柴捆四处逃窜。后来，他们也曾多
次夜晚路过天池边，却总不见那水柱。再
后来，县电视台的几个探险者听说此事，
夜晚特地将帐篷搭建在天池堤坝上，手握
聚光极强的手电筒，眼睁睁地盯着天池，
以期一睹水怪芳容。然而，直到天亮，一
个个累得哈欠连天，也不见那水怪。

大家听了，眼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水
面，期待着那异想不到的惊喜，然而，晃动
的水面，闪现的不过是一尾尾尺来长的青
鱼。我们心有不甘地沿天池四周走了一
圈，除了那静静躺着的蓝莹莹的水，那摇
曳多姿的倒影，和一拔又一拔浮出水面凑
热闹的青鱼，实在看不到水怪的半点影
子。

此时，太阳已升至半空，热辣辣的光
线射在人身上火烧火燎。我们顾不得炎
热与疲劳，丢下水怪，沿天池旁的丛林往
山上钻，找寻那许多人想找却一直未能找
到的天池洞。

山路弯曲着一直向上延伸，茂密的灌
木与杂草肆意铺展开来，先前还若明若暗
的一段路，很快被封得严丝严缝。大家在
向导引导下，估摸着迈着碎步，钻刺丛，攀
树蔸，一路你推我拉。天池洞那几个硕大
的隶体，终于在乱石杂草丛中向大家绽开
了笑脸。我们站在洞门前，打量着横七竖
八的乱石条，品味着门柱上“四海均沾时
雨久，普天合被醴泉深”的楹联，想像着先
辈们在此求雨时的情景。

我们站在洞门前，揩着脸上的热汗，
拍打着身上的尘土与草屑，抖动着酸软的
大腿，心里却别样地高兴。久藏不露的天
池洞，竟然被几个凡夫俗子发现了，它不
能不让人想起“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
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
者不能至也”的名言。

赏了美景，探了名胜，回来的路上心
里有说不出的舒坦。

醉卧黑天池
□林佐成


